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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的事迹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 4000
年，但没有留下佐证的文字和遗迹，西方学者对此

并不认可。直到 1936 年，年轻的考古学家施昕在

杭州北郊发现了良渚考遗址，它的出现，将中国人

治水史提前了千年！

随着数十年不断地发掘，良渚王国清晰地呈

现 在 世 人 面 前 ，告 诉 今 人 一 个 铁 一 样 的 事 实 ，

5000 年前，中国人已经建立了高度文明的国家，

甚至还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和

最长的水坝。良渚人跨越时代的规划理念、先进

的营造技术、发达的水利系统，超越了同时期的

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等史前文明，成为当时

的世界第一。

大禹治水是克除水患，良渚人的治水则是建设

一个防洪、蓄洪、引灌兼备的水利工程。先看一下

如何“堵”：古城西北方向，一条“Y”形溪流由西北

向东南流淌而来，良渚人在溪流顶部两侧各筑一

组水坝群，截出两座水库，在溪流底部建水坝，再

拦出一座水库。3 组水坝利用地势落差将水流引

到良渚古城及周围的盆地之中，基本实现了自流

灌溉。

在良渚古城以北大遮山下，良渚人砌起一道

5000 米长的塘山坝群，数条纵横相交的坝体围成

一个组合蓄水池。它横亘在大遮山与古城之间，

汛期挡住大遮山奔泻而下的山洪，枯水期将涓涓

细流收集到水池中，再利用地势注入平原低坝区，

实现了“东水西调”。

水是农耕之根本，水利是国家之命脉，只有将

水“堵”住，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灌溉之水，才

有五谷丰登，才能积累雄厚的物质财富。这些水

坝比城墙早建约一个世纪，由此证明，水利催生了

良渚发达的农耕社会，积累了一定财富后，良渚国

才动手修建大型的城墙体系。

物极必反，良渚人深知这个道理，当库容暴涨

时，他们就依托山间隘口作为溢洪道，进行开闸泄

洪，这就是“疏”，或者叫“泄”。早在都江堰之前两

三千年，天才的良渚人设计出与自然浑然天成的

水利体系，营建出了富饶的鱼米之乡。

3 个水库加 1 个蓄水池，蓄水总量达到惊人的

6000 多立方米，超过了 4 个老西湖！一眼望去，尽

显一派烟波浩渺。仅仅傍湖还是不够的，穿梭在

城内数十条曲折蜿蜒的水道，将良渚古城与周边

的山丘、河网、湿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山、河、

湖、城”一体的格局。

11 条水坝，3 座水库，1 个蓄水池，8 座水城

门，51 条城内水道，环城壕沟，城外密如蛛网般的

水渠，这只是良渚王国核心区的水利工程。3.6 万

平方公里的良渚王国一定还隐藏着无数水利设

施，它们支撑起了一个昌盛的良渚王国。

可以说，良渚是一个水利王国，它是最早的

“水上中国”。良渚遗址作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典范，2019 年 7 月列入了世

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以良渚为源头的 5000年中华

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广泛的承认。

然而，这座巨无霸一般的史前水城，却在 4300
年前突然消失。我猜想，良渚的基因融入到了良

渚文化中，催开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灿烂花朵。

其实，良渚并没有消失，它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

流淌了下来，我们每一个人承载着良渚的梦想，我

们每一天都在不停地遇见盛世良渚！

良，美丽；渚，水上之洲。良渚，一座浮在水上

的美丽之城。我们走在良渚故地，今天已寻不着

当年的水迹，却分明漾动着泱泱之水。忽然想到，

看水不是水，看水还是水，这是水的哲学，这是水

的至高境界。

良渚：最早的“水上中国”
鲁晓敏（松阳）

对莲都大水门码头最初的记忆，是数不清的挑

担子的和抱孩子的从对岸乘渡船来城里走亲办事

的乡下人，更有那张张鼓满风的白帆从幽蓝的瓯江

水面上逆水而行的装满货物的木船乘风破浪，远远

听得到江水簇拥船头的浪花声；江岸，一个个纤夫

打着赤膊，拉着纤绳匍匐前行，洒下一路的汗滴和

号子⋯⋯

最早被号子的声势所打动，是在童年。那时听

父亲熟悉的一位船夫说，温州到丽水的航道段有三

十六弯七十二滩。那时瓯江上南来北往的运载粮

食、木材、陶瓷、水产品、日用百货以及土特产船只

川流不息，小轮船的汽笛声、纤夫的号子、夹杂着船

仓里叫骂声，响成一片，构成一种水上交通特有的

嘈杂喧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常常坐在大水

门码头，欣赏这热闹的风景。温州逆上的货船将抵

达大水门船埠时，还得经过处在厦河与塔下交界沿

线溪滩的相公滩和开门滩。因瓯江水流在古城岛

南呈 S型，弯处水势险峻水流湍急，时值寒冬清晨，

江面雾气升腾，相传清朝时温州有位赴京城赶考的

相公，乘坐蚱蜢船在此下船协同纤夫拉纤。纤夫们

挽了裤脚上岸，在乱石滩上拔滩，故称此段溪滩为

相公滩。再往上游的牛岭头，江面水势稍为平缓，

当年瓯江南岸山陡如立，茫茫江面，烟波浩荡。江

岸有两棵至少有 200 年以上树龄的苍松，枝干粗壮

伸向四面八方，静默无语屹立在拐弯急流处的江岸

边，守护着人称丽水的“景阳岗”，故称“开门滩”。

一个偶然的涨大水退潮机会，我在大水门“景阳岗”

北岸看到，由七八只蚱蜢船组成的船帮，全靠人力

顶着逆流拉纤的拔滩船夫，多则十来人，看着前方

“嗨哟来起，嗨哟来起⋯⋯”老船工亮开雄浑的嗓门

吼起了号子。他们的号子声雄壮、震撼人心。号子

在他们的口中，内容丰富、节奏多变，仅从号子声，

便可以昭示出劳动强度的剧烈或低弱：平缓而有节

奏者，纤绳负荷较轻；洪亮而昂扬奋进者，肩上负荷

较重；激越而声嘶力竭者，那是全力拼搏。可以想

见，当时每一次拉纤的壮烈场面，犹如一次旷世少

有的大合唱。号子，就如合唱时指挥者手中挥舞的

小棒，它把纤夫们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拧成一

股坚不可摧的生命之绳，每一道脉搏都同逆流而上

的货船一起跳动，心往一处拧，劲往一处使，最终产

生了强大的合力。

记忆没能忘记纤夫的形象，我记住了他们的勇

敢和坚毅的神韵，他们用强健的身躯为船舟升起一

道心中的长城，这长城绵延不尽。纤夫精神，是一

座永远驻足在纤夫兄弟中的丰碑。纤夫形象的张

力也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上超越了她本身的存在”

成为一道值得欣赏的多维风景美图。

当东方一轮朝霞被瑰丽的江水缓缓托向天空，

号子鼓起纤夫理想的风帆，这是追求美好幸福生活

的强音；当灿烂霞光映射着山川和大地，映射着波

光粼粼的瓯江，江面上一艘艘扬帆货船用明澈的音

符组成了美的旋律和时代的凯歌。远处传来有线

广播播出的电影《上甘岭》里的优美、舒缓的插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

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当

年的瓯江风光，远去的帆影、号子将定格成我心中

永恒的画面。

远去的
瓯江岸上的号子

王永健（莲都）

一生之中，总会在某个时段，会与某个人、某

件东西或某件事情密切联系，成就一段美好缘分，

从而让当事人记忆深刻，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常

回味这份美妙、幸福甚至自豪的感觉。我与华严

塔，正是如此。

龙泉历史上共建有四座塔。1956 年华严塔与

崇因寺双塔被拆除，而最后一座古塔——稽圣潭

塔，也不堪岁月重负，于 2010 年 7 月 12 日不幸坍

塌。至此，龙泉四座古塔均化成一缕轻烟，留存在

史藉和人们的记忆中。

在 龙 泉 四 座 古 塔 中 ，以 华 严 塔 历 史 价 值 最

高。华严古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 977
年），其因塔内藏有《华严经》而得名。此经旁征博

引，涉及面广，是研究华严宗教理和佛教史的重要

资料。当时塔内藏有《华严经》等佛经二三百卷，

凭此，其历史地位及学术价值“可与敦煌发现”相

媲美。华严古塔及其所在的崇仁寺也因此成为佛

教华严宗圣地，是千年龙泉古城的象征之一。

塔在中国主要分为佛塔、风水塔、文峰塔三种

类型。而华严古塔堪称文峰塔之典范，它犹如龙

泉古城里的一座擎天文笔，凝聚了龙泉的千年文

脉，浓缩了龙泉的百代文气，形成了龙泉的独特文

风，催生了龙泉的代代文豪。自从有了华严古塔

后，北宋天圣到南宋咸淳的 251 年间，龙泉连续不

断出了 248位进士，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实属全国

罕见。

可惜，华严古塔于 1956年 1月被人为毁掉。毁

塔修路，竟起念于“废物利用”，焚烧经卷，也意在

“破除迷信”。古塔被毁，造成龙泉古城文化和佛

教文物不可弥补的损失，成为千古憾事，也震惊中

外。

华严古塔，曾寄托着龙泉先人对社会安宁的

希冀和对民生富庶的期盼，在龙泉人心目中，它不

仅是景观、是标志，更是历史、是文化，犹如先人遗

留的手泽与财富。2006 年，初任市政协委员的我

有幸成为调研组一员，参加了重建华严塔前期调

研工作，让我有更多机会去关注和了解华严塔。

2007 年七届政协一次全会期间，我提交了第一份

政协提案——《关于重建华严塔弘扬龙泉历史文

化的建议》，并被列入当年度市政协重点提案。同

年市委、市政府广泛听取意见，因势利导，科学决

策，将重建华严塔列入年度十件实事。

如果说参加调研组，参与重建工作前期，并为

此撰写了我担任政协委员后的第一份提案，是我

与华严塔之间开启缘分之路的话，那么在此后两

年内，我作为重建华严塔指挥部成员之一，直接

参与重建工作，自始至终全程参与前期调研、规

划，塔址选定，宝塔风格、建设规模确定，募捐发

动，工程奠基推进，落成典礼等全过程，再到后来

又以重建华严塔为主题创作出诗歌作品《心灵之

塔》，并荣获龙泉市“项目百日攻坚战”文学大奖

赛一等奖，则进一步加深了我与华严塔之间的缘

分。

事实上，我与华严塔的缘分还远远未结束。

2010年，我受命担任龙泉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华

严塔》主编。在短短几个月内，去省博物馆、温州

市档案馆，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和实物照片，还去过

平阳县，找到了当时龙泉拆塔事件的见证人——

著名剧作家尤文贵先生。

近几年，随着城市亮化工程的实施，华严塔已

然成为龙泉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夜幕下的它，也

不再孤单。以它为中心建成的崇仁寺，随着连续

三届的“浙江华严文化节”的举办，早已成为享誉

全省的佛教圣地。龙泉这座美丽的山水古城又增

添了一处新的景点。

我与华严塔，这一生，结下极其深厚的缘。在

这场缘遇中，所能做到的，我都尽力做到了。也许

在我一生之中，这也是最值得书写的一笔。

我与华严塔
洪峰（龙泉）


